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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wh

■ 王卓森

向南，向南，迎着南海的阵阵凉
风，跨越热带的洋流，循着肉眼看不到
尽头的方向，我们决定从一个大海岛
向一个更小的海岛出行。这个大海岛
是海南岛，是古时候的天涯，是一个足
以让内陆贬客未作登临就先恐惧半死
的地方。可以想象，戴罪的贬官在某
个时日衣袂褴褛地出现在天涯，他的
脚步再敢向南迈进一步，身子可就没
入汪洋大海了。这次，我们要离开这
个大海岛往南遥行，那么天涯又在哪
里呢？难道我们从夕阳中匆匆动身、
在星夜中浮船赴去的小海岛——西沙
永兴岛，就是行旅中的又一个新的天
涯吗！

椰树和木麻黄林掩映的清澜新港
码头上，“琼沙3号”轮正像一峰安卧在
沙漠中的骆驼，它在等待丝绸之路上的
旅人，不，是在等待那些赶西沙的客
人。斜阳把蓝色的船身涂上一层金光，
显出一种久违的依恋。

“琼沙3号”是穿梭于海南与西沙
的一艘客货轮，机器轰鸣着推动船身，
船尾旋出白花花的海水，船速比我预
想的要快，一时让我有了乘风破浪济

沧海的感觉。船上装载着供应西沙
的物资和给养，我想，主要是日常生
活用品和淡水吧。堆货的甲板上，最
叫人眼熟的是一些鸡笼鸭笼什么的，
鸡鸭一直不停地鸣叫，船一开动，它
们的叫声就哑然了，可能是第一次见
到大海吧，惊慌或者兴奋之下，没有
心情鸣叫了。船上的客人，几乎是去
西沙公干、守岛、执勤、考察、务工、打
渔、旅游的人们，来了一批，回去了一
批，又来了一批，旧人去了新人来。
在西沙的时光中，他们如此往复了多
少年，留下匆匆的身影，西沙的海水，
沾湿了他们的脚步；西沙的海蓝，填
满了他们的双眼；西沙的海浪，喧响
在他们的胸腔；西沙的岁月，沉落在他
们的记忆中。

入夜后，“琼沙3号”像一把尖刀，
渐渐切进南海深远的腹部，海风比白
天放纵了一些，它们好像是相约好了
一样，吹着一样的号子奔过来，号子似
乎不是从远处吹来，而是从大海的深
喉吹出来，有一种挣脱了大海抱揽的
恣意。在大海巨大而邈远的涛声中，
船的轮机声显得有节奏而轻柔，像一
首慵困的摇篮曲，船上的每一个人都
是它怀中的婴儿。在远离陆地的大洋

水上，南海的漠漠夜色中，一切坚硬的
东西很快就化为柔软，包括我们躁动
或者焦虑的心，甚至偶然会滑过一丝
无依和孤独。圆形的舷窗外，一颗圆
月升起来了，月光照在海面上，也照进
船舱里来，一层微黄的光洒落在床
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想不
到在唐诗里躺了千把年的静美意境，
竟与这时候的南海明月重叠在一起
了，悠悠时光宛如一刹那，这样的水
天海月却是可以比天荒地老还要永
恒的。未踏上西沙的海岛，已先在海
途上赏到古诗早设色的画面，幸哉！
心绪浮起，不能再眠，披衣爬上船的
三层走廊，栏杆边几对情侣模样的人
在相拥看海，也有几个抽烟的人在低
声交谈，烟头在海风中明明灭灭，活
像它们心底的别人所不需知道的念
头。走廊地板上的黑影中，睡着一排
人，鼾声疲惫而又香甜，他们大多是
农民工和渔民，傍晚的时候我曾跟他
们中的几个农民工聊过，他们说，这
次去西沙的客人比较多，他们打地
铺，就一夜，海上也凉爽，没有蚊子，
眼睛一睁开就到西沙了。他们来自
四川，是去西沙务工，搞工地水电安
装，工钱比海南岛上好。西沙纯净的

风、清澈的海水、透明的阳光、庄严的
边陲、安宁的环境、温和的人们，相信
会令他们一生难忘。

航行了一夜，此时突然传来船上一
片欢腾：日出了。

日出在南海的东方，万道霞光贴着
渺茫南海的万顷碧波游来，这是天外的
祥光，纯金般的光芒碎片，广撒在大海
之上，炫射出太阳最原本的颜色，只有
在南海一尘不染的空气中，太阳才呈现
出它的真容。这样的海上日出，在大陆
近海是无法欣赏到的。这是我平生第
一次在地球的低纬度收获的美景，犹如
收获了一件巨幅的梦幻般的风景画，直
抵心灵和记忆的库门。那种在陆地上
看惯了的日出，有人间烟火飘过，有城
市高楼和人工景观衬托，甚至还有万丈
红尘和四面雾霾的遮掩，就算是晴空万
里，也会少了南海日出出水芙蓉般的气
质。在南海上看日出，突然有一种遁入
空门的神圣和静穆，能听到自己的心
跳，那是一种朝觐的初心之音，犹如万
年空谷中的回响。

听“琼沙3号”上的老西沙说，看见
日出，西沙就快到了。他们平素所说的
西沙，便是“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烟
涛缥缈中的永兴岛。

西沙：印象海途
海岛

■ 侯爱波

每一处都那么欣欣向荣
好像天堂遣返人间
凤凰树端着血红的花冠
骄傲自己少女的腰身和小腿
幸福货真价实并向你指认它自身
阳光免费，棕榈舒展鸵鸟的羽毛
提供对棕榈的想象
大街像一张风景明信片
站满长胡须的榕树与开花的紫荆
远近都像热带植物园
所以——请——来
循着宣传手册解说词和图片里的

诗意
想象热浪扑面围拢
皮肤像面包一样被烘烤
没有什么比椰子更解渴
比白沙滩的细软更加舒心
这里时间是停滞的
阳光每天循环播放自己
看吧，充满生机的风景
看，它们令人冒犯的绿色
她的空气四季没有味道
她的热度四处出击
大街小巷弥漫着烤生蚝，甘蔗味
循着宣传手册解说词和图片里的

诗意

念奴娇·珍珠海岸
（外一首）

■ 陈健春

珍珠海岸，看三湾三岛，骇浪惊拍。
岁月斑斑都溅岸，淘尽沉浮还碧。
玉宇琼楼，青山依旧，谁识它魂魄。
心潮随涌，尽留豪迈踪迹。

且喜清水湾湾，金鸾戏月，叹天宫
如画。

人间唤醒千古梦，莫问今朝何夕。
起舞椰风，悟空来去，分界骑鹏翼。
晚霞西落，归帆声脆飘逸。

水调歌头·红树弯弯

潇洒看红树，心浪涌瀛寰。
海天潮涨拔翠，漫漫彩虹间。
闲赏游鱼弄影，静有奇花奔放，随

意入晖园。
回首翥云鹤，木栈指弯弯。

逍遥乐，波澜阔，莫等闲。
轻舟揽月，一棹碧海逛蓝天。
欲借孤清垂钓，又想五洋捉鳖，心

魄意难填。
咫尺天涯路，一笑梦归还。

鹧鸪天·清明
■ 景柱

春暖花开忽下霜，
行人匆匆尽忧伤。
寒食之夜两眼泪，
梦寻亲人在故乡。
冬已尽，
夜犹长，
一梦哭醒更凄凉。
亲情总在分别后，
断肠思念隔阴阳。

变革的时代
■ 郑文秀

他拾起黑夜里独立的光
让那些揉着眼晴的文字
把一切躲在身体的阴影
物质和欲望，废墟中
善意的想象，卷入一场
对峙的迷幻术中
灵魂的想法是多么的严肃

暗瓦顶收录着太阳剥落的
声音，它的容颜
激荡着四周的风景
他解开孤独语言里
仅存的一粒尊严，让坚实的
部位破壳再生

窗外是月光印刷的图案
有些模糊，甚至灰暗，发酵的世界
外形和命运，已被机器重复过滤
对着穿越的疼痛，他必须
保持方向，然后寻找一种力量
打通生命暗流的智慧
在骨骼内部，虚拟一个安置
未来社会的盲区

■ 王义和

谷雨刚过，我回了一趟家
乡，从海口出发不到半个钟头的
车程便到了。不管从海榆中线
路抑或从绕城高速公路亦然，只
是从绕城高速公路较快些，用力
踏一下油门，然后拐进海屯高速
公路，一会往右拐上一个小斜坡
再下一个小斜坡，便是我的家乡
永兴镇了。

甜美的荔枝，一直是永兴游子
的美丽乡愁。很久以前，家乡就因
盛产荔枝而闻名遐迩，显显赫赫，
风风光光了。日前翻阅一本旧书，
称永兴是海南著名的水果之乡，永
兴荔枝历史最久，产量最多，质量
最佳，属海南之最。又据《正德琼
台志》记载，永兴荔枝已有千年以
上的历史。

近十年来，家乡人掌握荔枝
种植技术已游刃有余，依靠荔枝
种植发家致富的人家数不胜数。
当你走进永兴镇的任何一个村
庄，一座座崭新别致的小洋楼便
呈现在你的面前，人称“荔枝
楼”。说到家乡人种植荔枝可有
不少感人的故事呢。一个叫吴开
茂的农民，虽说没读过多少书，可
他对种植荔枝却情有独钟，被家
乡人亲昵地叫“荔枝茂”。早些年
的时候，“荔枝茂”就把那些所谓
的“野生荔枝”进行改良矮化嫁
接，培育出了“紫娘喜”、“南岛丁
香”、“蛤蟆红（海南话俗称石薯
红）”、“荔枝王”等新品种，同时还
把这项种植荔枝新技术无私地传
授给村民。

说到家乡人种植荔枝，令人
感动的还是那种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家乡
永兴是一个万年火山爆发形成
的熔岩风化地，满山遍野随处可
见无规则的石头，“地无三寸土，
水贵如油”是家乡昔日恶劣自然
条件的真实写照。可就是在这
样的自然条件下，家乡人硬是在
这火山熔岩的石地上种出了硕
果累累的荔枝来。他们用铁钎、
脚钻等劳作的工具，一边挖，一
边凿，弄出一个个几十公分深几
十公分宽的窟窿来，然后移土入
之，种上荔枝。有一年我去高中
时的同学郑作福的荔枝地参观，
约 20 亩的石地上长出葳蕤得令
人羡慕的荔枝树。细碎的阳光
从荔枝叶丛间漏在他的脸上，他
微笑地说，这是他夫妻俩起早摸
黑挖挖凿凿，凿凿挖挖，艰苦劳
作才有今天这片荔枝林的。此
时，我想起了《愚公移山》所曰：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
增，何苦而不平？”在家乡，也许没
有几人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但
他们在火山石上留下的农耕杰
作，不正是一个现代版本的愚公
移山传奇吗！

坐落在火山石上的家乡永兴，
荔枝扬名，风情独特，美神眷顾，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一眼西湖玉龙

泉，自古以来就让不少人慕名而
来。《琼山县志》所载丘对勤玉龙
泉诗的序中，描述了当年的西湖
奇观：“淳而池，潴而渊，突而岩，
危而桥，皆出入。想外诗前，石莲
花叠，波而如雪，幽香扑鼻。榕荫
憩而听泉，冬冬作琴筑声……”西
湖玉龙泉常年流水潺潺，周边古
木参天，苍翠欲滴，湖水清澈，冬
暖夏凉。西湖之东南边，有一石
坊，高约两米多，上刻“西湖”两
个遒劲的大字。据有关部门考
证，这为明代琼籍进士、官拜江
西参政的郑延鹄明嘉靖丙辰年
（公元一五五六年）所建。在西
湖北边约十多米处，立着一尊长
方形石碑，碑长约两米，高约一
米八，此碑亦为郑延鹄所立。碑
中间刻着“玉龙泉”三个大字，两
侧刻着郑公所撰的碑文，碑文所
叙乃郑公对西湖胜景由衷的赞
美。如今，政府对家乡西湖玉龙
泉的开发建设已列入规划，相信
不久的将来便是游客观赏驻足留
连忘返之胜地。

说到家乡的旅游，“十佳旅
游名村”的美孝村，当是一张最闪
亮的名片，这是一个保留得很完
整的古村庄。漫步走进村里，你
会被那一进进用火山岩石垒得有
模有样整齐别致的古老房子所吸
引，同时也会被保护得蓊蓊郁郁
的古木生态所感叹。荔枝、龙眼、
菠萝蜜、黄皮、石榴、甜雾、人心
果、古榕、花梨、重阳树、批把树、
厚皮树，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树
种，林林总总，相互掩映，翠绿清
幽，人在树下，宛如置身于一个静
谧得有点虚幻的绿色童话中……
在家乡永兴，还有神奇扑朔迷离
的罗经盘，雷虎岭上的仙人洞等
等自然神奇的造化，值得你为她
行走和停留。

火山石上，春风十里，家乡的
日子因为时代的改革开放，一天
比一天过得甜蜜。家乡人依靠勤
劳致富，楼房盖起来了，却始终不
忘子孙后代的读书大事。不少人
就算整日抛洒汗水，刨地种果树，
也要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省城最
好的学校去读书，好让孩子们有
个新的梦想。据不完全统计，恢
复高考以来，家乡的子弟考上大
中专学校就有一千八百多人，考
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也有几十
人。家乡人有个名叫冯孝轩的，
前几年退休后，当他了解到家乡
的子弟有些上学还有困难时，便
牵头成立了“永兴教育发展联谊
会”。从 2008 年成立至今，联谊
会已对110多名考上大学及重点
中学的子弟发放奖（助）学金达40
多万元。

春雨之中，满山遍野的荔枝
树枝头挂满幼果，宽阔的道路通
到村外的世界，一幢幢崭新楼房
在长出来，乡亲们在榕树底下安
详地休憩，幸福地说笑……坐落
在火山石上的家乡永兴，似乎也
是一个拥有火山石秉性的人，坚
韧，耐磨，经日月风雨而不颓败，
书写着岁月的新梦。

家乡永兴

■ 张丽婷

上岛二十多年了，走遍海南大部山
水，最惊叹她的地名之美。我有个小本
子，记下了好多无法言说的好听地名。

说山吧，有七仙岭、鹦哥岭、百花
岭、青春岭、鸦髻岭、香岭……

说水呢，有万泉河、蓝田洋、珠碧
江、望楼溪、莺歌海、细水……

海湾的名字也美得没话说：日月
湾、香水湾、石梅湾、海棠湾、清澜湾、月
亮湾、棋子湾、椰林湾……

乡村的地名更是大珠小珠：翰香、
龙滚、感恩、松鸣、木棠、四更、凤上、福
报、枫木、水满、白莲……一听名儿，就
清风扑面，骨软筋酥，就想缴械投降，直
奔过去。

还有些地名则有黎语遗风：提蒙、什
玲、本号、佛罗、王下、乌烈、公爱、母付、
畅好、牙叉……因为半明半昧，似懂非
懂，所以，更让你痴迷好奇。

这些地名都天生地养，和这块没被
污染过的土地一样，淳朴干净。

记得一次驱车途中，看到路边石碑
上两个小村名：一个叫“抱蘭村”，一个叫

“懷卷村”，用的是繁体字。两个村子前
后紧邻。当时被震撼了，和朋友一起下
了车，站在路边的石碑前，摩挲唏嘘了好
久。记忆中，沙土路两旁是很高的庄稼，
香蕉还是甘蔗？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时
值正午，少有人迹，却有飒飒南风，摇得

庄稼俯仰有致。在这“一去一万里，千之
千不还”的蛮荒之地，这么两个偏俚小
村，又是“抱蘭”又是“懷卷”地立在路旁，
欲语还休状。让我们两个学中文出身的
现代人，崇拜得紧。不知道这古雅的地
名背后，是否有历代罪身的流放故事，因
为那一带好像是赵鼎和胡铨的流放地。
但无论只是黎语的谐音，还是果真的刻
意文明，都无法让你不动容。这时候谁
还说海南没文化，都不好意思。

但这些年来，与这块土地不和谐的
声音多了，曾经在岛西新开发的某景点
看到过这样的栈道名：王道、官道、钱
道、情道；有一棵千姿百态的古木，竟取
名“二奶树”，干干净净的山水，一下子
充满粘稠的欲望。城里头，越来越多新
开发的楼盘，冠之帝景、御景、铂爵、富
豪……再不然就是香榭丽、巴哈马、加
州阳光、洛杉矶城……变味了。

当年，我是冲着这里的大开放大变
革来的，我喜欢日新月异这个词。但现
在，我的初衷已经改了：越边缘越珍贵，
越传统越稀有，就让这个岛子继续天涯
孤远吧，就让小国寡民们继续四平八稳
吧，看看那些稻田里耸立起的楼盘，架空
在雨林里的会所，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多
了。我从内心祈盼，让那些原始美丽多
情的地名活得久些，再久些。

我一点点理解了新西兰毛利人说
的那句话：一百年，也不要变。

骨子里，我已成了一个岛民。

给美丽留下名字

琼岛风物wh

工作服
■ 陈正优

2014年强台风“威马逊”袭击琼岛。风后，我
所住的小区物业管理员动员住户清理旧衣物，捐
给灾区的灾民。我翻箱倒柜忙活了大半天，整出
了一大包近几年不穿的衣物，有西装、皮袄、衬衫、
棉衣等，唯有一套工作服舍不得拿出，因它记录了
我生活的一段历史，特留下作为纪念。

这套工作服浅灰色，夹克式设计，上衣为小翻
领，齐腰左右两侧设有斜型的口袋。全棉纱布料，
布纹紧密且厚实，抗磨耐洗，我穿了三年也不曾褪
色。面料的回弹性好，对皮肤的亲和力极佳。据
听时任连队的司务长说是生产建设兵团统一设
计、批量生产的工作服。40年前，我曾穿着这套
工作服上台从领导手中接过“青年突击队”的旗
子，和青年们一起奔赴边远山区开发建设新的连
队；也曾穿着这套工作服跟随浩浩荡荡的农垦大
军参加过整治五万亩田洋的大会战……寒风嗖
嗖，这套工作服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一套工作服，现在看起来十分的平常。可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是件奢侈的服饰。当时物
资匮乏，布料凭票供应，人们的穿戴极少有不打补
丁的，可谓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我记得，当连队的司务长用牛车拉着工作服
回队部时，人们奔走相告互传喜讯，欢乐的气氛沸
腾了整个连队。发工作服的当晚，队部人头攒动，
男人们穿上新的工作服叫人品足一番，看适不适
身；女人穿上新的工作服偷偷回家照镜子，转着身
腰打量自己。人们的高兴劲，难以用文字来形容。
工人们在连队里劳动，穿着比较随便，可到农村办
事或救灾时，都自觉地穿着工作服。虽他们不用言
语表达，我理解其意是：农民兄弟们，我们工人阶级
来支援你们了。在兵团时期，团里有文艺宣传队，
连队也有文艺宣传队，团里的文艺队的表演服装还
比较多样化，连里的文艺队着装是清一色的工作
服。在当时做到服装的统一整齐，还真不容易。工
人们探亲或回家过年，大都着工作服，虽没有衣锦
还乡荣归故里之意，但当时穿工作服的人不多，着
一身干净、整洁的工作服，还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还记得团部开万人大会，各连带队伍进场时的情
景，整齐的服装，统一的步伐，“齐嚓嚓”、“一二一”，
喊着口号跑步进场，犹如一支威武之师。

现代的工作服款式繁多，T恤、衬衫、夹克式、
套装；面料也多样化，涤纶、纤维、棉质、麻质等多
元素；根据工作性质的需要，适用性为多功能化，
防辐射的，防高、低温的，防静电的，防氧化的等
等。当每每看到，在千里的铁路沿线上，在茫茫的
林海中，在一尘不染的试验室里，在繁华都市的地
下水道边忙碌着身穿各式工作服的人们时，冥冥
中我想了很多，各行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他们，他
们是新时代最可亲可敬的人。

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 王姹

禅书上记：僧问，你往哪里去？师曰：脚往哪
里去，我往哪里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常常萌生一种莫名的
冲动，背上简单的行囊，一个人徒步行走，做个尘
世中轻松的行者，去到心中向往的每个角落。

喜欢一个人在日月山川、空旷天地中行走，走
入那种不被打扰的宁静中，看晓风残月，云海苍
茫，看落花心事，零落天涯。看岁月深处的痛与
爱，波澜起伏，起起落落，都沉浸在无边的壮阔里。

一路走来，江山风月，人世风景，皆安静温暖
地从心底掠过。那些凛冽的疼痛和酣畅的快意，
皆停留在行走的文字里。在那里，曾经邂逅过的
风景，相遇过的人，早已遗忘的往事，曾经的甜蜜
和感伤，都在我的文字里，依然满身花雨又归来。

这一生，不过烟波里来去。花开花谢的旅途，
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在心湖开成一片蒹葭苍苍的
风景。那些灿若云霞的美，令人惊心。回首来处，
风烟俱静，恍惚间只隔一剪光阴。一旦与时光交
错，就再也无法触及，悲欣彻骨总难舍，百般相思
亦枉然。留我在时光中低眉浅笑，宁静安详。而
那些年华，永不再回来。

一路走来，我亦得到太多的关照和扶持。
感恩此生与我相逢的亲人和朋友，感恩爱我的
和我爱的人，心中蔷薇盛开，芳香远溢或是清
缕绝尘，都离不开多年来的相会相知和不离不
弃；冥冥之中，寂寞从来就有，生命中总有挥之
不去的美丽，方才不舍。天南海北，你在身边，
或在远方都已不重要，追随着你的影子也会到
地老天荒。

感恩此生相逢的故乡，那里的清风、明月和那
里的人们，那些生命的细节与况味，那些生活的酸
甜苦辣与悲欢离合，折射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生
悲喜。如果将那些记忆碎片拭去尘埃，可以望见
故乡与亲人，望见一个纯真而纯美的年代——那
是一个纯朴不散、秩序井然、有爱有恨的年代。顺
着那些斑驳的脉络，就可以寻找到一代人的记忆
家园和守望乡土的恢宏交响。

感恩那些相逢过的风景，在许多前路未知、命
运未卜的人生岔路口，它们曾那样温暖过我的心
灵，抵达过我的灵魂，洗涤我心灵的铅华与疲惫。
与它们恍然相逢的刹那，我看见了岁月的慈悲。
没有分离，没有告别，如今它们仍静静地停驻在我
心底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尘埃落定的人间，远离
尘嚣、美丽安详的梦中家园，终究抵不过一个人心
灵的辽阔。生命会凋零，那一份雅致和感动永存
心底，直到生命消亡的那一天。

一支素笔，一杯花茶，一缕竹风，一世光阴，在
清闲素淡的时光里，只过简单安稳的生活，单纯而
平凡。当云烟散去，你我相忘江湖，穿过岁月簌簌
而落的风尘，我会依然记得，我一生中最奢侈的
事，就是途中与你相遇。

《天方夜谭》（钢笔插图）吴楚宴

走读海南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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